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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周，本名周富，山东淄博人，现居山东龙口，
山东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作品
散见于《脊梁》《辽河》等，《我的兄弟叫高良》获首届

“青未了”文学创作大赛小说三等奖、《回不去的东
坡》获第二届“青未了”散文大赛三等奖。

富周

理想湖

从垃圾湾到理想湖，当这片湖水
拥有两个名字之后，秦永彪开启了一
场逆生长。

一
这片寸草不生的低洼盐碱荒地，

忽然有清冽的水不管不顾地从地下
冒出来，直至舔着东边的民房院墙根
基，又波及西边南北通向的煤海大道
路牙石，这湾水才完成面积生长。

它从冒出地面到长成1.5平方公
里的大水湾，前后不过七个月。一个
不冷不热的阴天，秦永彪站在湾边，
小拇指捅进耳朵眼，一边转一边琢
磨，怎么就想不起来大湾起初的模样
了？从模糊的记忆中抽丝剥茧，拍着
脑袋想，好像开始只有碾盘大的一摊
水。对，是不大的一汪水。他曾两手
掬水，水在掌中湛清透明，把手纹放
大得非常清晰，掌心的爱情线显得更
加短促。舌头轻轻一舔，不似海水那
般浓咸，也不似淡水那般清冽甘醇，
味道有些苦涩。撸起衣袖试试深浅，
从指尖到胳膊弯估摸有45厘米。

大湾长成后，关心它的人很快弄
清楚了它的来历。这是煤矿采掘之
后矿洞凹陷而成的，地质学上称之为
塌陷湖泊。煤矿到海边不过三里路，
海水渗进废弃矿井，然后从地势较低
的砂质盐碱地里冒出，形成了湖泊。

既然是湖泊就应该有个名字。
瞅着水边零零落落的各色垃圾堆，湖
边原住民秦永彪心里叫它邋遢湾。
别人问叫什么湾，他含糊不清地回
道：“邋，垃，垃圾，邋遢湾。”他不情
愿起名，儿子秦钊的名字都是爷爷给
起的。可是湖边的人们还是把大湾
称为垃圾湾。

外人问怎么叫个脏名，嘴快的人
回答：“秦永彪给起的。”

“不会吧？”来人又问，“我认识秦
永彪，他挺有学问的，还会写散文，能
起这名儿？”

嘴快的人斜一眼多嘴的人说：“那
天我问秦永彪水湾叫什么，他嘴里跟
含着辣条似的，咕噜着说叫垃圾湾。”

得到大家认可，塌陷湖就叫垃圾
湾，这名字在周边老百姓的嘴里叫了
三年。直到秦永彪离婚，妻子贾思域
把儿子改名为贾轩带走的时候，垃圾
湾才有了官方认证的名字：理想湖。
证据是交通部门在煤海大道转弯处
竖起的一块指示牌，蓝色牌子上面有
斗大的白字写着“理想湖”，大字下面
是一个指明方向的箭头。

在被叫作垃圾湾的时候，湖边脏

乱不堪，可湖水始终清澈，倒映着湛
蓝的天空。那时，与他自由恋爱也曾
海誓山盟的妻子看他越来越不顺眼，
找茬儿与他吵架的次数多起来。起
初，秦永彪不清楚妻子无事生非的原
因，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策略，经常
去湖边徘徊，缓解心中的烦闷。

他蹲下身子，湖面映出一张胡子
拉碴的脸。有奇怪的念头冒出来：钻
进水里能不能与水中的脸儿叠印、重
合？它若是转头往深水里钻，我能追
上它吗？往往只有湖边垂钓者抛撒
诱饵和甩线钩的声音才能终止秦永
彪的妄想，把他拉回现实。

钓鱼人把钓上的鱼儿从钩上摘
下来再抛入水里，他不解地问道：“怎
么又扔进去了？”

钓鱼人说：“这里面的鱼不咸不
淡的，长得也怪模怪样，没人敢吃，不
扔进去干吗？”

秦永彪又问：“那你钓它干吗？”
钓鱼人说：“人在一个地方待久

了烦闷，就想着出去旅旅游；鸟儿呢，
在这棵树上待的时间长了，也要飞到
别的树上看另一番风景。可是里面
的鱼儿呢，游来游去也离不开这片水
域，多憋屈啊！我把它们钓出来，让
它们暂时脱离生养它们的母体，呼吸
一下外面的空气。鱼线带着它们划
过空中一次，它们不就享受了一次飞
翔的快乐吗？”

钓鱼人的回答，在秦永彪听来充
满浪漫诗意。

他在心里嘀咕道：“唉，浪潮文学
社那帮念诗诵词的人若有这样的想
象力，还用憋着劲儿吭哧？”

秦永彪琢磨，现实生活的空间越
逼仄，人们越需要打开脑洞，在虚幻
的空间里畅想。钓鱼人的浪漫给了
他启迪，他想赶明儿不写散文了，改
写诗歌吧。

秦永彪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触摸
纸笔和电脑按键了，写作的爱好基本
撂下了。不写散文改写诗歌的想法，
也只是瞬间的冲动。离开湖边，这个
念头马上就烟消云散了。回去路上
的卤肉摊，才是他的兴趣所在和关心
的重点。

秦永彪喜欢吃卤肉，往往在大快
朵颐猪头肉、喝过两瓶啤酒之后，内
心便膨胀起来，膨胀到敢在漆黑的夜
里游湖，虽然上岸后回望湖面也会惊
恐打战。

二
湖里能钓上来不大不小的怪鱼

的时候，湖水已经变得很深了。它的
面积没变，但已深不可测。不知从什
么时候开始，湖边的运沙车排成长
队，两艘挖沙船在湖里昼夜劳作，沙
子被挖走，大量海水渗过来，湖面宽
度没变，水却更深。湖水熬成浓稠的
深绿，打上一桶，两手拧搓仿佛能挤
出半桶油漆来。秦永彪又一次蹲下，
然后改成跪姿，双手掬一捧水再观
察，还是以前的清澈透明，掌心那条
短促的爱情线依旧清晰地扎疼眼
球。水温比之前低很多，初夏的水温
像是冬初室外脸盆里的水那样冰
凉。秦永彪赶紧把水还给湖，有微小
的涟漪出现。几个圆圈，在他看来像
是几张仰在水面上的脸。它们先是
冲他微笑，然后沉下来变成苦脸，要
向他诉说的样子。他心里起毛，身子
打一个激灵，仿佛从初夏一下子坠落
到初冬。他爬起身，慌张地离开湖
边，不敢回头看。

贾思域和秦永彪离婚，理由是不
愿意再和一个整天无所事事、只知道
逛湖的人一起生活了。这个理由难
以让秦永彪信服，但还是稀里糊涂地
签了字，与贾思域结束了婚姻关系。
离婚后的秦永彪，除了睡觉、上班，其
他时间仍与湖相随相伴。

那年秋天，湖里掉进一个二十
七八岁的大姑娘，第三天才被打捞
上来。见过姑娘模样的人说，真怪，
泡三天没变样，脸色红扑扑的，带着
笑容，跟活人一样漂亮。秦永彪也
去看了，后来他多次向别人证实，的
确是那样，她像是在睡觉，做美梦一
般地睡着了。

当晚，姑娘的家人在湖边焚烧
遗物，其中有给姑娘做嫁妆的四床
棉被。妈妈对着火堆说：“孩儿啊，
全拿走呀，被子、被服，辈辈有福
啊。”她边念叨边打开一瓶白酒扬洒
在火堆上。烈焰腾起，火势壮大，一
束束火苗往上蹿，越跳越高，相互追
逐，奔上天空。

在场的秦永彪仰头顺着火苗和
青烟往上看，朦胧中仿佛看到姑娘美
丽的笑脸。突然，一句话闪过脑海：
死去的人都如此美丽，活着的人应该
更加灿烂。

秦永彪不能自已，诗兴大发，回家
奋笔疾书写下一首诗：“陨于水、腾于火/
美好是欲望的攀升/理想就在天上……”
诗的题目是《理想湖》，发表在县文联
的《浪潮》小报上，被很多人喜欢。知
道事情原委的人，顺势把垃圾湾改叫
成理想湖。

按语
《胶东文学》2026年第10期“文学烟台”栏目，富周的作品《理想湖》围绕主人公秦永彪的生活变

化展开，讲述其在拆迁致富、妻子断然离婚、儿子改姓、父母去世等事件后的觉醒与蜕变。“理想湖”的
形成与命名伴随着主人公的成长与变化，视角新颖独特，作者以较为幽默轻松的叙事风格，向读者呈
现小人物在个人理想与现实生活面前的迷茫和挣扎、醒悟和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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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何
晓波 通讯员 王骏翼）17 日，鲁东大
学举行“黄渤海文化廊道与徐福东
渡研讨会”，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华
中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山东师
范大学、烟台大学等高校及苏州、连
云港、龙口、象山等地徐福研究会的
6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

与会学者专家一致认为，黄渤海
文化廊道是中华文明向海发展的核
心廊道，形成了以山东半岛海岸带为
主线，海上交通与滨海陆路互补，海
陆交通与岛屿航线衔接的交通线路，
具有时间跨度长、产生时间早、历史
积淀丰富等特点。徐福东渡作为中
国古代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海洋探
索与文化传播壮举，不仅是黄渤海文
化廊道最具代表性的历史符号，更是
中华民族鲜明开拓进取、兼容并蓄、
和合共生精神的生动见证。

烟台作为黄渤海文化廊道上重
要的一环，是胶东文化核心承载地
和徐福东渡重要起源传播地。徐福
东渡作为环渤海早期海上交通的里
程碑事件，其承载的探索未知、和合
共生精神，与国家倡导的“一带一
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
互利共赢高度相通，是中日韩共享
的文化资源。

鲁东大学始终扎根胶东沃土的
烟台，专门培育建设文化传承创新
传播学科集群，胶东文化研究院深
耕二十余年，系统开展徐福东渡史
实考证、传播路径与文化影响研究，
为徐福文化传承和区域文旅融合发
展提供了坚实学理支撑。

来自国内部分高校以及徐福研
究会的学者专家认为，本次研讨会，
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坚守，更是对现
代文明的接力，既是深入贯彻文化

“两创”要求、激活区域历史文化资
源的务实举措，也是深化东北亚文
化交流、续写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新
篇的学术盛会。这既是对传统文化
的坚守，也是深入贯彻文化“两创”
要求、激活区域历史文化资源的务
实举措，更是落实省委省政府“四廊
一线”文化廊道建设决策部署、服务
国家文化战略的具体体现。

研讨会由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
流协会、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
究院主办，鲁东大学胶东文化研究
院、烟台南山学院、万松浦书院联合
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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